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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赵春晨

    岭南文化历史悠长，富有特色，其中宗教文化是一个相当重要

的组成部分。先秦时期，岭南百越杂处，民间神灵信仰繁多，宗教

意识较中原地区相对浓厚。其后，来自中原的道教和海外的佛教、

伊斯兰教、天主教、基督新教等世界性宗教相继传入岭南，并在此

扎下根基，进一步向中国内地扩展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岭南是印度佛

教从海上较早传入和得以发展之地，也是伊斯兰教最早传入的地

区之一。明清之际西方天主教和稍后的基督新教的来华，也皆以

岭南为前站。故此使得岭南的宗教文化一直比较发达，对东西方

的历史文化曾产生相当大的影响。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，固然首

先是因为岭南濒临海洋、地处中西交通要冲的缘故，同时也与岭南

文化一向富有包容性的特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这种丰富的宗

教文化，对于历史上岭南人的思想意识、民风民俗都产生了不小的

影响，同时也留下了众多的寺院、教堂、宗教经籍、文物等，成为岭

南文化中一笔可\}的遗产。而且，这些历史上所形成的宗教，有些
一直流传至今，仍为部分岭南人群所信奉，从而构成岭南社会生活

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。因此，以科学的态度研究这些宗教的源

头及其历史演变，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，总结历代宗教对策与管理

上的得失，无论对于继承祖国的文化遗产，还是为新时期的宗教工

作提供借鉴，都是十分有意义的。鉴于此，广东省历史学会和广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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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历史系于2000年9月联合主办了一次“岭南宗教文化史”学

术研讨会，这也是在广东首次举行的有关宗教历史文化的学术会

议。参加这次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共五十多人，提交学术论文三十

多篇，本书即是这次学术研讨会论文的汇编。

    编入本集的论文共三十一篇。论文作者都是热心研究岭南历

史和岭南宗教文化的人士，其中不少是文史、考古、图博方面的知

名专家。这些论文不仅议题比较集中，而且内容丰富，对于岭南历

史上的民间信仰以及道教、德教、伊斯兰‘教、佛教、天主教、基督教

等皆有所论述。所收文章各有侧重，有专论岭南历史上的宗教思
想者，有专论宗教史还者，也有专论宗教历史人物以及宗教文物、

宗教管理者，互不重复而又相互联系。整部书稿较为全面地勾勒

出了岭南宗教历史文化的轮廓，并对其中一些重要的问题作了深

入的探讨。目前国内介绍、研究岭南文化的书籍出版甚多，而全

面、系统地研究岭南宗教历史文化者，却尚未得见，希望本书可以

在这一领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。

    本人有幸参加“岭南宗教文化史”学术研讨会的组织工作，会

议结束后，又承担了编辑出版会议论文集的任务。现在几经周折，

这本论文集终于可以面世了。在此，我首先应当感谢参加研讨会

和提交论文的各位学者，同时也要向广州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何大

进教授、历史系同仁雷雨田教授、天津古籍出版社的倪金荣先生以

及天津市宗教局五处的任庆生和乔冲先生等，表示诚挚的谢意，正

是由于他们的积极支持和帮助，才使本书的编辑和出版得以顺利

地完成。同时，由于编者水平所限，本书编辑中的缺点错误在所难

免，亦敬祈读者予以批评指正。

2001年9月于广州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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岭南古代民间信仰初探

何方耀  胡巧利

    在宗教文化史上，岭南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门户和枢纽，本土宗

教和外来宗教都曾在这块土地上传播、交流、渗透，并给岭南社会

的各个方面留下了深刻的影响。但是，历史上无论是本土宗教还

是外来宗教，其正式信徒都只占岭南人口的很小部分。社会的绝

大部分的信仰空间则为民间信仰所支撑，民间信仰遂成为支配人

们风俗习惯、行为禁忌的重要思想基础。本文试图对古代岭南民

间信仰之形式、内容、演变、最为流行的神灵及其形成的原因作一

初步的探索，以就正于方家。

一、岭南古代民间信仰发展轨迹

    民间信仰之“民间”并非相对“官方”而言，而是相对系统宗教

而言。因此，民间信仰是指系统宗教以外，民众对超自然力量的崇

拜和信仰。民间信仰有可能发展成系统宗教(道教就是综合吸收

古代众多的民间信仰，如神仙、方术、it纬等发展而成的)，系统宗

教的某些神灵也可能游离出来成为民间信仰的组成部分(如道教

之黄大仙)，但总体上看，民间信仰与系统宗教存在着较大区别。

首先，系统宗教有系统成文的宗教理论、有各自的经典，而民间信

仰则没有;其次，系统宗教一般都有固定的寺观教堂和固定的神职

人员，民间信仰有的虽有神祠，但一般没有专业神职人员;第三，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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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宗教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解决彼岸世界的问题，即灵魂的归宿问

题，而民间信仰则是为了解决此岸世界的问题，即衣食住行、生老

病死、富贵荣禄等现实生活问题。民间信仰的每一个神灵无不为

解决某一现实生活问题而存在。对于系统宗教所关心的精神本

原、灵魂归宿等彼岸世界的问题，民间信仰则很少注意。从某种意

义上说，民间信仰就是人们解决社会生活之各种问题的精神力量

或精神手段。

    古代岭南的民间信仰，从其发展的历史纵线看，大致可分为三

个阶段:俗鬼重巫的上古时期(秦汉以前阶段);尊神拜仙的中古时

期(两晋隋唐阶段);多神崇拜、官民共祀的近古时期(两宋至明清

阶段)。

    俗鬼重巫的上古时期

    秦汉以前岭南的民间信仰主要以巫、鬼崇拜为特色。岭南古

为百越之地，有许多不同于中原地区的信仰和习俗。上古史籍虽

对南越地方记载较少，但对南越之奇风异俗却都有所注意。《左

传·哀公七年》记载:“越，方外之地，侧发文身之民也。”①《后汉书》
则云:“《礼记》称:‘南方曰蛮，雕题交趾’。其俗男女同力I而浴，故

曰交趾。”②三国时吴国的薛综更是绘声绘色地描写道:南越“山川

长远，习俗不齐，言语同异，重译乃通，民如禽兽，长幼无别，椎结徒

跳，贯头左社，长吏之设，虽有若无。”③从这些记载可知，古南越人

的许多不同于中原的习俗，如断发文身、在额上文各种图案(“雕

题”，雕:刻，题:额)、头上盘发髻、赤足行走等民风民俗。

    这些有着奇异风俗的南越各族，在信仰上则重巫术、尚卜娘、

崇鬼神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载:“越人勇之言:‘越人俗鬼，而其祠皆见

鬼，数有效。昔东RFL王敬鬼，寿百六十岁。后世怠慢，故衰耗。’乃

令越巫立越祝祠，安台无坛，亦祠天神上帝百鬼，而以鸡卜。上(武

帝)信之，越祠鸡卜始用。”④可见，越人崇鬼信鬼，相信鬼能役使百

物，干扰人事，祀鬼则“数有效”。在卜I上使用独特的占卜方法

    z



“鸡卜”。西汉时这种方法不仅风行南越，而且被中央政府的祀官

采用。

    占卜是我国古代各民族对将要实施事项之成败吉凶的预测手

段。商周时的中原华夏族就普遍使用龟甲兽骨占卜，而鸡卜则是

百越民族所独有。其具体占卜方法，唐代段公路之《北户录》和宋

代周去非之《岭外代答》均有详细记载。主要方法是将竹签插人鸡

(腿)骨，根据鸡骨龟裂的纹理走向以判断所卜事物之吉凶。《岭外

代答》载其具体方法为:“其法以小雄鸡未擎尾者，执其两足，焚香

祷所占而扑杀之。取腿骨洗净，以麻线束两骨中，以竹挺插所束之

处，稗两腿骨相背于竹挺之端。执挺再祷，左骨为侬，侬者我也。

右骨为人，人者所占之事也。乃视两骨之侧所有细窍，以细竹挺长

寸余者遍插之，或斜或直，或正或偏，各随其斜直正偏而定吉凶。

其法有一十八变，大抵直而正或附骨者多吉，曲而斜或远骨者

多凶。，，⑤
    除鸡卜外，岭南还流行过石 卜、蛋卜、茅卜、笠杯卜等卜v之

法。《岭外代答》亦载有蛋卜、茅卜之法。其记蛋卜曰:“亦有用鸡

卵卜者，焚香祷祝，书墨于卵，记其四维而煮之。熟乃横截，视当墨

之处，辨其白之厚薄，而定依人吉凶焉。”⑥清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亦

载:“人有病，辄以八字问巫。巫始至，破一鸡卵，视其中黄白若何，

以知其病之轻重。轻则以酒撰攘之，重则画神像于堂。”⑦
    正如有的学者所言，“自汉代以后，从广西到广东乃至海南岛

境中生存的居民，即早期的越人、理人、僚人，晚期的憧人、了良人、

黎人、苗(实瑶)人，莫不都有兴行鸡卜的占卜之俗。”⑧
    秦汉以前的岭南除了俗鬼、重巫、尚卜A之外，还流行自然崇

拜和图腾崇拜，如蛇崇拜、鸟崇拜、狗崇拜、蛙崇拜。《淮南子·原道

训》载:“九疑之南，陆事寡而水事众，于是民人被发文身，以像鳞

虫。”⑨应韵注日:“文其身，以像龙子，故不相伤害也。”这实为对龙

与蛇的崇拜。至于对鸟、狗、蛙的崇拜，则从许多出土文物得到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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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。。肇庆德庆县之龙母庙和广西梧州三角嘴蛇庙，便是明证。。

    在上古岭南的一些部族中还存在“食首子”的令人恐怖的习

俗。“(交趾)其西有淡人国，生首子辄解而食之，谓之宜弟。味旨，

则以遗其君，君喜而赏其父。⋯⋯今乌浒人是也”。。对这种“食
首子”以“宜弟”的习俗，历代记载较多，但能解释其原因的则很少。

近有学者认为:“吃食原因，按‘宜弟’之说，大概与我国古代流行的

五行相生、相克的观念有关联，盖依相克观念，若不将首子解吃，则

后来子孙都会得不到昌盛。”。此说或可聊备一格。

    尊神拜仙的中古时期

    两晋到隋唐时期，岭南与内地及国外的经济、文化交流不断深

入，特别是佛教、道教、伊斯兰教、袄教等宗教在岭南传播，使岭南

的民间信仰也出现了变化，尽管俗鬼、尚巫之风仍在一些地方(特

别是海南、粤西、粤北等地)盛行，但逐渐淡出了民间信仰的主流，

代之以崇拜各种自然神抵、专职神仙为主流的信仰格局。

    自从汉武帝派伏波(路博德)、楼船(杨仆)二将平南越，在岭南

设九郡后，朝廷派官任郡守县令，中原与岭南逐渐融为一体，在民

间信仰上也相互影响，相互吸收。粤巫、鸡卜传人中原，并为汉中

央政府的祠官所采用，是为南越民间信仰之北上;而武帝平南越

后，北方之太乙真神(即真武、北帝)南下，真武祠在南越之建立，则

为中原民间信仰之南来。“昔汉武伐南越，告祷于太乙，为太乙缝

旗，太史奉以指所伐国，太乙即上帝也。汉武邀灵于上帝而南越

平，故今越人多祀上帝(真武)”⑧。北方之“太乙(真武)”、“上帝”
随着南下之楼船，进人南越社会，并逐渐成为最有影响的民间神抵

之一。

    东汉建安八年(203年)，汉政府改交趾部为交州，三国时岭南

属东吴。岭南与中原的联系进一步加强，中原文化进一步在南越

传播。

    葛洪南下岭南，在罗浮山炼丹著述，东晋卢循率五斗米道起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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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攻占广州，使道教在广东迅速传播，一批道教的神灵和人物遂逐

渐成为岭南民间神抵。如鲍姑、罗浮山神、黄野道人等便成了岭南
民间负有专职的神灵。

    唐代，随着对外贸易的兴盛，广州发展成为世界贸易大港，岭

南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前沿。受其影响，民间信仰中出现了许多

与航运、贸易有关的专门神灵，如伏波神、咫风神、海神、南海神、天

妃等民间神灵，无不与航海贸易有关。

    两晋至唐代，还有一批中原的专职神灵落户岭南，如五帝(五

岳神)、五谷神(五仙)、禾谷夫人、西王母、花王父母等神、仙，无不

有其专职，五岳神为地神，五谷神为丰收之神，禾谷夫人为农神，西

王母及其弟子专司送子、催生、治痘、福禄寿夭等与民众生活有关

的重大问题。

    秦汉以前的“鬼”和“巫”在职责上有统管一切的功能，越人凡

事都问鬼占卜而进人两晋以后的中古时期，岭南的民间神灵出现

了大分化、大改组，其特点是专司一职或几职的神灵越来越多，占

据民间信仰的主流。这样，民众可根据需要解决问题的性质和类

型而求助不同的神灵，而不像上古时期凡事都得问巫求卜。出海

远航要求得南海神或天后的保护;内河特别是群柯江的舟行要求

伏波神的允许;预防水早要靠真武、太乙的恩赐;连治疗疾病也有

专门的神灵负责，如“广州多有祠西王母，左右有夫人，两送子者、

两催生者、两治痘者，凡六位，蛊西王母弟子’，。有这样一批能力非
凡的弟子，西王母自然香火旺盛。“相传西王母为人注寿注福注

禄，诸弟子亦以保婴为事，故人民事之惟恐后”。。
    这些各有专职的民间神抵，许多并非岭南土产，而是来自五湖

四海。天妃源自福建;五帝、西王母、南海神来自中原;禾谷夫人

“或以为后樱之母姜源”⑩，来自关中;伏波神“为汉新息侯马援”⑥，
来自中原。这说明随着岭南逐渐与中原融为一体，文化上互相融

合，民间信仰上也兼收并蓄，形成了以专职神灵为主体的民间信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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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系。

    多神祟拜、官民共祀的近古时期

    宋以后以至元明清，岭南民间信仰体系中，专职神灵依然为主

体，且神灵的队伍在不断扩大。在这支神灵队伍的扩充过程中，最

引人注目的是许多历史名人、贤明圣哲进人神灵队伍，享受人间香

火。这些名人圣哲神祠的建立，有的为民间所为，有的为官方行

为，且越往后官方为神灵立祠的活动越多，其目的是将圣贤名将神

圣化，从而起到移风易俗、敦厚风气的作用。

    为历史名人建庙立祠，并非始于唐宋，两汉时期，岭南民众就

曾建侯王庙、三君祠、伏波将军庙，祭祀任嚣、赵佗、陆贾和路博德、

马援二伏波将军。唐以后，随着岭南经济的发展并逐渐接近中原

地区的水平，公私库秩、学校的兴办，科举制度的推行，岭南出现了

一批有全国性影响的文人学者和名将名相，如张九龄、陈白沙、屈

大均等。再加上隋唐以后，岭南成为被贬京官的流放之所，一大批

名震天下的名宦、文人学士流寓岭南(如韩愈、刘禹锡、苏轼、寇准、

周敦颐等)，更使岭南人文会萃、名家辈出。无论是本土的还是流

寓岭南的贤相名将、文化名流，都给岭南社会留下了深远的影响，

岭南民众为他们立祠建庙，奉为神明并逐渐演变为岭南民间信仰

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如韩愈任潮州刺史时振兴文教、兴办学

校，为潮州做了不少好事。潮人则感戴韩愈之德，修建韩文公祠以

为纪念，“潮人之事公(韩愈)也，饮食必祭，水旱疾疫，凡有求必祷

焉”，“潮人独信之，深思之”⑥，并给山取名韩山，水取名韩水，‘冷
百世血食而山川草木尽蒙姓韩”0。宋代文豪苏东坡曾流寓惠州、
高州、廉州、广州、海南等地，岭南民众也在各处为其立祠祭祀。宋

亡以后，广东人在新会、广州分别建全节庙和大忠祠纪念死难殉国

的杨太后(宋度宗妃，生端宗17)和文天祥、陆秀夫、张世杰三位抗

元英烈。全节庙“在新会崖门山上。明成化年间，制府刘大夏建以

祀宋末杨太后”④。大忠祠则在“今文明门外南隅”，“祀宋信国公
    6



文天祥、71相陆秀夫、越国公张世杰”⑧。再如广州的五贤祠，“在
粤秀书院西斋。祀宋周(敦颐)、程(程颧、程颐)、张(载)、朱(熹)五

子;以乡贤唐张九龄、赵德，宋余靖、崔与之、李晶英，明邱浚、陈献

章、湛若水、梁储、方献夫、霍韬、黄佐、海瑞、庞篙、何维柏、杨起元、

区大伦配”。。这一祠使一大批本地和外地的文化名人都进人“血
食”行列。

    历史、文化名人进人民间信仰行列有许多为官方行为，如上述

广州大忠祠，即“明嘉靖间，御史昊麟建”。。新会全节庙则为明成

化年间制府刘大夏建。

    此外，有些民间传说中的神灵的祠、庙也有许多为官方所建。

如南海神庙、龙王庙、城R庙、天后宫，均为官府所建。广州龙王庙

"1日在巡抚署东辕门”，雍正五年(1727年)“遣韶州通判陆柱国赴

京恭迎到粤奉祀。乾隆元年(1736年)改建成于越秀山麓。岁春

秋仲月上辰日致祭”@。重修于清康熙五十九年(1720年)的广州

天后宫，规定“每岁春秋仲月癸日致祭”④。至于南海神庙，更是每
年都由官府举行隆重盛大的祭祀活动。

    历史、文化名人进人民间神抵行列，官方建祠并主持祭祀，一

方面增加了岭南民间信仰的雅文化色彩，另方面也说明民间信仰

在社会上的重大影响力，官方不仅承认、资助，而且力图加以引导，

以使之朝着有利于巩固其统治的方向发展。

    唐宋以来，大批中原人南迁岭南，形成岭南的客家人，受其影

响，祖宗崇拜也日益成为民间信仰风尚。“粤中世家望族大、小宗

祖称，皆有祠。代为堂构，以壮丽相高，其曰大宗祠者，始祖之庙

也。⋯⋯世世守之，此吾粤之古道也”。。“每千人之族，祠数十
所，小姓单家，族人不满百者，亦有祠数所”。。可见岭南祖祠之

多、分布之广。与祖宗崇拜相关的是注重风水、修纂族谱、讲究丧

葬礼仪、经营坟荃等习俗和信仰的兴盛。

    在近古，岭南的民间神还增加了一些来自域外或从系统宗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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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游离出来的神灵。如一般乡村往往有土地庙、观音庙，这些小庙

仅小房一间，塑像一个，无道无僧，村民逢年过节前去烧香还愿。

再如肇庆七星岩的斗姥像，相传“名摩利支天菩萨，亦名天后”，像

为“前(明)总制熊文灿之所造也”。相传“文灿招抚郑芝龙时，使芝

龙与海寇刘香大战。菩萨现形空中，香因败灭，文灿以为菩萨即玄

女⋯⋯于是倾货十万为宫殿极其壮丽以答之”。。这些神灵，都是
从系统宗教中游离出来而成为民间神抵的。

    纵观古代岭南民间信仰的发展轨迹，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巫、鬼

崇拜到神、仙崇拜，由单一本地神抵到四方神灵兼收并蓄、多神崇

拜的发展过程。

二、古代岭南民间信仰的主要形式

    岭南民间信仰在其发展过程中，大致存在过巫现占卜活动、建

祠祭祀活动和民间习俗禁忌三种主要形式。

    巫0占卜活动

    巫现占卜活动形式主要流行于上古。前文述及，岭南曾独创

了鸡卜之法。这里需要补充的是，进人中古、近古以后，卜v之风

虽已不是民间信仰活动的主要方式，但仍然在岭南许多地方流行。

据屈大均《广一东新语》载:“永安岁除夕，妇人置盐米灶上，以碗复

之，视盐米之聚散，以卜丰歉，名曰祝灶。男子则置水釜旁，粘东西

南北字，中浮小木，视木端所向，以适其方，又审何声气，以卜休咎，

名曰灶卦。”。这种占卜虽自己在家里进行，并未请专门的巫师，但
说明卜笙仍然在民间流传。直到20世纪50年代，在海南黎族、苗

族中还流行着古老的鸡卜、石卜、蛋卜、笠杯卜等几种形式的卜笙，

而其鸡卜、蛋卜“主要用于出猎前或行事前定凶吉”⑩。这说明卜

笼以定凶吉的古老民间信仰有其很强的生命力，即使在今矢的社

会生活中仍然有它的市场。

    8



    建祠、祭祀活动

    民间信仰的重要活动形式之一就是建神祠和进行祭祀活动。

古代岭南民间信仰的绝大多数神灵都有其享受香火的神祠。这些

神祠分布于岭南各地的城镇乡村，成为民间祭祀活动的主要场所。

    从建祠、祭祀活动的行为主体来看，可分为官方活动和民间活

动两种形式。

    岭南官方所建的神祠很多，由官方主持的祭祀活动也很频繁，

以广州城为例，城区的万寿宫、社樱坛、风云雷雨山川坛、厉坛、城

煌庙、文昌庙、关帝庙、斗姥宫、药王庙、周元公(周敦颐)祠、大忠

祠、阳明祠等神祠均为历代官方出资兴建。。岭南其他地方的神
祠，如东莞城煌庙、惠州永安县寿亭侯庙(关帝庙)、新会崖门山全

节庙等，也为官府所建④。
    官府所建神祠一般由官方举行祭祀，且有固定的日期和特定

的仪式。如清雍正十三年(1735年)救建的广州风神庙，“每岁春

秋仲月上巳日致祭”。。雍正五年(1727年)建的龙王庙，“岁春秋

仲月上辰日致祭，朔、望行香”。。清康熙五十九年(1720年)重修
的广州天后宫，“每岁春秋仲月癸日致祭”①。至于著名的南海神

庙更是有隆重、复杂的祭祀仪式，清代规定“每岁二月上壬日

致祭”④。
    与官方祭祀活动相比，民间的祭祀活动在时间、仪式上有较大

的随意性。各宗族的祖庙由各宗族在规定的时间举行祭祀，而祭

祀其他神灵，则往往根据所祀之具体神抵和所祈之具体事项而有

不同的祭祀方式。如徐闻、海康之伏波庙，往往为驾舟穿过两广交

界处西江之险滩的航运贩夫所祭，“凡上下滩必问侯(伏波神新息

侯马援)，侯许乃敢放舟”，“新舟必碟一白犬以祭”④。
    由于中古以后，民间信仰体系中的神灵已有了专门的分工，岭

南民众从事任何活动，往往都先祭祀与该活动有关的神灵。航海

祭海神，求雨祀龙王，求福禄寿祭西王母，广州人求子则祭金华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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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(又称金花夫人)。“广州多有金华夫人祠。夫人字金华，少为女

巫不嫁，善能调媚鬼神，其后溺死湖中，数日不坏，有异香，即有一

黄沉女像容貌绝类夫人者浮出，人以为水仙，取祠之，因名其地曰

仙湖，祈子往往有验’，④。
    不仅求子求福要祭神，就连妇人产后哺乳也要祈求专门的神

灵庇护，让产妇乳量丰沛。“广东惠阳中星大队杨、李两姓村背一

座酷似妇女凸起乳房的山岭，居民都呼‘乳姑山’(或乳嘴山)，村中

妇女凡经产子，便会循祖相传俗例，给此‘乳姑山’挑一担泥土培

育，让它永远保留丰满乳姿”⑩。这种“祖相传”的习俗竟一直传到

现代。可见古代岭南祀神祭鬼之风非常盛行，对此，清屈大均描述

道:“至今越祠多淫，以鬼神方惑民蓄祥者，所在皆然，诸小鬼之神

者，无贵贱趋之”;“淫昏之鬼，充斥间巷，家为巫史，四十保大抵尽

丛祠也。”⑩
    习俗、禁忌

    民间信仰的第三种重要表现形式就是风俗习惯和行为禁忌。

自古岭南就有文身、雕题、凿齿、鼻饮等奇风异俗，有的为附会传说

(如鼻饮)，有的则确有其事(如雕额、凿齿)。“据考古发现材料，广

东增城金兰寺和佛山河宕印纹陶遗址所出人骨架，亦见有凿齿之

俗保留，其中河宕所得77具人骨架中，成年男女拔去上领两侧门

齿者，计17具。由此可知，凿齿一俗从远古到唐末，也一直在岭南

盛行，，@。
    中、近古以后，许多民间信仰演变成了民风民俗，成为支配人

们行为禁忌的重要思想观念，如今广州人春节爱购花，尤爱桃花，

此俗即与古代崇拜花王父母有关。“越人祈子，必于花王父母。有

祝辞云:白花男，红花女，故婚夕亲戚皆往送花，盖取诗华如桃李之

义，诗以桃李二物，兴男女二人”。。
    粤人自古俗鬼，民俗中则多有驱鬼、招魂之习俗、禁忌，对此，

屈大均描绘道:“予至东莞，每夜闻逐鬼者，合吹牛角，呜呜达旦作

    10



鬼声，师巫咒水书符，刻无暇4。其降生神者，迷仙童者，问现者，

妇女奔走，以钱米交错于道，所在皆然。而诸县寻常有病，即以酒

食置竹箕上，当门巷而祭，日设鬼，亦曰抛撒。或作纸船纸人焚之，

纸人以代病者，是曰代人。⋯⋯博罗之俗，正月二十日以桃枝插

门。童稚则以桃叶为佩，日禁鬼也。广州妇女患病者，使一抠左持

雄鸡，右持米及著，于间巷间皋曰某归，则一抠应之曰某归矣。其

病旋愈，此亦招魂之礼，是名鸡招。”。诸如“逐鬼”、“设鬼”、“代

人”、“禁鬼”、“鸡招”都曾是岭南广为流传的习俗，它们是民间信仰

的重要活动形式。

    广州地区还有躲避“绿郎”、“红娘”二位精灵的禁忌。“广州女

子年及笋，多有犯绿郎而死者”。“又广州男子未娶，亦多有犯红娘

以死。谚曰:女忌绿郎，男忌红娘。皆谓命带绿郎红娘者可治，出

门而与绿郎红娘遇者不可治”。。

    有的习俗，则反映出岭南民众相信某些动物能反映神意，因而

用它来判定曲直是非。“广州三界神者，人有争斗，多向三界神乞

蛇以决曲直。蛇所向作咬人势则曲，背则直;或以香花钱米迎蛇至

家，囊蛇而探之，曲折蛇咬其指，直则已”。。这种习俗其实也是越
人蛇图腾崇拜的遗迹。

    这些民间习俗、禁忌或俗或雅，或文或武，都是鬼神能役使百

物、干预人事的泛神观念的反映或表现，它构成了岭南社会俗文化

层面的框架和基础。

三、古代岭南最为流行的民间神灵

    民间信仰是一种多神崇拜体系，岭南古代居民尤其如此。《汉

书·地理志》谓“江南(包括岭南)⋯⋯信巫鬼，重淫祀”。《魏书·僚

书》谓岭南之僚民“其俗畏鬼神，尤尚淫祀”。直到清初屈大均还说

岭南“民未知义，以淫祀为之依归”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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